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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春阳

通往天空的道路
我独走上来
绳梯不必用鲜花来装饰
花朵应该躺在你的掌心
一笑，就笑出了春天

随便找一个地方
像青草一样把自己舒展
像书本一样把往事打开
爱人，相爱过的人
那些伤口的疼痛渐渐和暖

此刻，就在此刻
这春天里的太阳
阳光照在天上
阳光照在地上

春花

你若盛开，一定要开在河边
花枝迎风招展
伸出去，再伸出去
和河流一起伸向天边

莫去桃花水中浣起二月
要哭，就忍
忍到一个雨如柳丝的夜晚
在你芳华落尽时
会有人如流水一样揽你入怀

要看花开，就来河边吧
在如镜的倒影中
有一生的花落花开

春风

在倒悬的天空里
水波荡漾
把你破旧的行囊放下
一生的漂泊，在荡漾的花瓣里珍藏
在这里，所有的辗转反侧
都将和梦一起沉入泥沙的湖底

所有经历过的日子哟
我曾经一天一天地爱着你们
又用一年一年的新雪埋葬
断桥、马厩、谷仓，和你们
最后的笑靥
如今，你们全都复活
嗨，看过来
这边，我在这边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

咏春（组诗）

钟明

我的老家是一片丘陵山区，村落
依山而建，中间是大片农田，田垄间
有一条溪水蜿蜒流过。小溪名叫“赤
港湾”，溪流弯弯绕绕，曲折婉转，
却少有人说得清它名字的由来。小时
候偶尔天降大雨，从上游冲刷而下的
暴雨，夹杂着黄泥、枝叶、杂物，使
得往日清澈的溪水颜色变得污浊、浑
黄。我猜测，这或许是它得名的真正
原因。

据村里的老人说，小溪原本在离
村子一里多远的田垄里。解放前的一
个暴风雨之夜，对面村子的几个男人
乘着天黑雨骤，用几块门板堵塞了原
有的港道，在我们村边的农田里另扒
开一个缺口。当夜，暴雨倾盆，山洪
暴发，暴涨的洪水汹涌而来，而通道
被堵，洪水便像一头因受困而发疯的
野兽，在村脚的田野间奔走冲撞，随
着地势起伏，左冲右突，横冲直撞，
一夜之间，竟然在连绵起伏的田野间
硬生生杀出了一条新路。

天亮了，村里人意外发现，夜里
的一场暴雨竟让村前的一切变了模
样：远处那条曾经奔流不息的港湾变
得悄无声息，而眼前连片的田垄间却
是浊浪翻滚，真可谓田畴变天堑。一
切好像是远处的那条水龙连夜打了几
个翻身，一夜之间奔跑到了屋门前。
良田成沟壑，令视田地为命根的乡亲
无不目瞪口呆，虽然心中痛惜，无奈
山溪水急，只能任它汪洋恣肆了。

涨水的赤港湾是凶猛而危险的，
但大多数时候，乡亲们眼中的赤港湾
却是宁静而温和的。这条紧紧依偎在
村庄怀抱里的溪流，像姑娘颈项上的
一串项链，装点着山村的美丽。老人
说赤港湾的源头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大
水库，除了特别干旱的季节偶尔会断

流外，溪水淙淙，奔流不息。水流长
年不停地流淌，不仅让水道日益深
广，也在每个拐弯处冲出一个个的深
潭。虽然每年都不乏溺水的事，暑天
在水潭里戏水却是乡下伢儿雷打不动
的节目。

发现伢儿偷偷玩水，大人总是又
打又骂，可还是阻挡不了孩子们玩水
的热情。通常是几个伢儿以放牛为
名，先将自家耕牛拴在下游一处水潭
的柳树桩上，然后急急地跑到上游深
潭的高坎上轮流玩跳水的游戏，偶尔
不小心手脚磕碰到潭底的怪石，撞得
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也不以为意，只
是顺手在岸边扯两片树叶揉碎了，按
在伤处，乐此不疲地继续未了的游
戏。直到太阳西下，才牵着自家那条
喝饱了溪水的耕牛回家。有一年夏
天，同村一个叫强儿的娃，因为玩水
忘了形，将水牛忘在了水湾里，只顾
自己跑回家。不巧，当天中午起风
暴，溪水暴涨，暴发的山洪将水牛裹
挟着冲进了下游漫水桥的一个桥洞
里。那年夏季，村里许多户人家都吃
到了强儿爹送的牛肉。挨打是少不了
的，强儿从那以后，如果上学迟到，
再也不能哄骗老师说是去帮家里看牛
了。

玩水累了，伢儿们喜欢掀开岸边
的石头捉螃蟹。那时候，掀开一块石
头，总会发现一只或几只拇指甲大小
的青灰色小螃蟹藏在石头缝里。突然

被人揭了盖子，猝不及防的小螃蟹便
慌慌张张地横爬着四处乱跑。捏着小
螃蟹的壳飞快地轻轻一甩，螃蟹便四
脚朝天，露出了它米黄色的肚皮。被
弄得翻转在地的小螃蟹一时惊慌失
措，几对蟹爪无助地朝上胡乱地抓扯
着。看了令人忍俊不禁，常常惹得捉
它的人哈哈大笑。螃蟹虽小，一对螯
足却凶狠有力，有时好不容易捉住
了，却让它轻易就逃跑了，常常是才
扔进盆里篮里，一眨眼的工夫就爬出
来。

时间一长，小伙伴们便想出了对
付螃蟹逃跑的方法。一是把它的两对
螯足折断，这样它就跑不快了。但一
定要眼疾手快，倘若不小心被夹到了，
可是生疼！二是扯一根长水草，绑住螃
蟹的一条腿，把小螃蟹一个接一个地
拴在一根水草上。即便将草绳丢进水
里，小螃蟹们着急各自逃命，群“蟹”无
首，大家东奔西跑，却漫无方向，最后
徒劳无功，反倒不容易跑掉。捉回家的
螃蟹稍稍清洗，用菜油炸熟了，原本灰
黑色的螃蟹一个个变得金黄，咬在嘴
里吱吱作响，又香又脆，是食物匮乏年
代不可多得的美味。

暑天农闲的傍晚，大人们偶尔会
带着自家孩子到溪流洄水湾的深潭里

“打泡湫”。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
刻，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偷偷摸摸玩
水了。记得有一次，爷爷带着我们几
个堂兄弟“打泡湫”，几个人相互嬉

戏玩闹了一会，就各自散开了。过了
一 会 ， 堂 哥 突 然 问 ：“ 老 四 哪 里 去
了？”我们停下来一看，发现小弟果
真不见了，几个人急忙在水潭里四处
寻找。最后还是爷爷在水潭最深的水
坑里把弟弟摸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时候沉下去的。爷爷让弟弟伏在自己
大腿上，将满肚子的水挤压得吐出来
后，弟弟便醒了。醒来的四弟仍旧去
玩他的扎猛子。

虽然溪水长流不息，但大人很少
让娃儿们到小溪里去洗澡，毕竟溪水
冰凉，寒气太重。更重要的是，一段
时间以来，因为上游的无序、过度建
设开发，一遇暴雨，许多建筑和生活
垃圾便被卷入溪水，顺流而下；违规
排放的肥料和农药，也跟随水流，汇
聚到了溪流中。日积月累，曾经清亮
甘甜的溪水早已不复当年的颜色，变
得污浊发臭，水底轻轻摇摆的水草和
穿行其间的小鱼小虾都消失了，石头
缝里的小螃蟹更是早已不见了踪影，
就连溪岸边的野草都是一副病恹恹、
无精打采的样子。听住在老家的父母
说，村里人已不太敢下水，偶尔在溪
水里泡一回，身上就会起发痒的红
点。村里人眼中那条熟悉的溪湾变得
陌生而难以亲近了……

于是，检察官的身影无数次出现
在了这里。他们督促滥伐林木者及时
植绿复绿，保持水土，维护生态平
衡；倡导垃圾有序堆放、分类、回

收，改善环境卫生；督促职能部门落
实洞庭湖流域化肥减量、禁止有毒农
药施用……慢慢地，溪湾里的垃圾一
天天见少，浑浊的溪水一点点变清，
水草又开始在溪底一丛丛生长，刁子
鱼和小鲫鱼一群群回到了溪水里。

今年我回了一趟老家，一个人蹲
在儿时玩闹的水潭边，看见溪水清澈
透亮，蓝天白云和岸边疯长的水草在
如镜的水面上重叠，水底翠绿的青草
随波轻摇慢舞，像轻风拂过原野，鳑
鲏和刁子鱼欢快地在溪水里相互追
逐。

远处传来“扑通扑通”的声响，
原来是村里的伢儿又在水潭里“打泡
湫”了。乡里娃戏水喜欢相互打闹嬉
戏，傍晚的溪湾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水潭里的鱼虾大概从未见过这种大阵
势，都惊慌失措地一个劲拼命从水里
向上蹦跶，试图跳出水潭，现场一派
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

等众人上了岸，喧闹的水潭又恢
复了宁静。落日的余晖静静倒映在溪
水上，水面一片金黄，原本闹得最欢
的刁子鱼，察觉到水潭恢复了宁静，
仍不甘寂寞地纷纷跃出水面，在平静
的水面上荡起一圈圈的涟漪。金色的
夕阳映照在银白色的鱼鳞上，反射出
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傍晚的水潭里显
得越发静寂了。此情此景，不由让我
想起 《岳阳楼记》 中那句“浮光跃
金，静影沉璧”的情景来。

现在的赤港湾像一位性格恬静、
出水芙蓉般的少女，在村庄的臂弯里
静静地流淌，日夜不息，一路向北，
汇入大江大河，一直流到远方游子的
心里、梦里。

（作者单位：湖南省汉寿县人民
检察院）

赤港湾的变迁
王钢

未检办案人员给我说了一起案件，
被害人是一名初二的女孩，星期天找同
学玩耍，被居心叵测的邻居大爷引诱到
家里进行了猥亵。被害人祖孙三代，家
徒四壁，生活极其挣扎，急需救助。看了
卷宗，关于被害人需要救助的事实、情
节很有限，但办案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提
及此事。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便决定下
乡亲自跑一趟实地看看。

提前联系了村委会干部，说明来
意，他电话里很直接：“我们村里如有
需要救助的，就只有她家了。”

警车到农村很显眼和敏感，为了
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车就停
在村口。联络的村干部骑电车来接我
们，他显然顾及不到这些，好意说：“她
家还远着呢，开车去吧。”

我说：“不用，走几步吧。”
他也没有强求，骑着电车在前面

不远不近地带路。走了大约几百米，转
个弯，进了一个胡同，走了一段泥泞的
土路，前面有一堆人，他停下来和他们
说着什么。我想，那里可能就是被害人
的家了。

我和同事走过来，迎接我们的是
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老头，冲着我
嘿嘿地笑着，嘴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旁边有两个小女孩，大的十多岁，一直
甜甜地冲我们笑着。小的不过五六岁，
骑着一辆破旧的小自行车，也不认生，
睁着一双无邪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问带路的人：“这就是被害人的
家吗？”他说现在她住这儿，然后介绍
老的是被害人的爷爷，然后专门指着
稍大的女孩说她就是被害人。我有点
疑惑，看着这个一直甜甜笑着的小姑
娘，问了她名字。她忽然笑得好像更开
心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露出这个
年龄段小姑娘典型的羞怯，但还是有

点出乎我意料——她大方爽快地回
答：“我就是！”

“你怎么没上学？”
“我今天请假，肚子疼。”
我暗自庆幸，案发将近一年，看

小姑娘脸上好像压抑不住的笑容，侵
害似乎对她没有造成想象中的伤害和
影响。

走进院子，就感觉到了这个家庭
和其他普通家庭的差距，到处是凌乱
和破败。屋檐下一位老奶奶坐着干活，
介绍之后知道她是小女孩的奶奶，七
十多岁了，身体、精神看上去还不错，
说话也是落落大方很利索，和普通农
妇明显不一样。

小女孩仍然仰着一张笑脸前后跟
着我们，给人的感觉她没有矜持，是那
种外向、活泼、好动的性格。你只要一
和她搭话，她满脸马上就会洋溢出如
花的笑容，很快地回应你。仔细听，她
说话还有点大舌头，更让人感觉出她
的乖巧。

“去，回屋学习去！”奶奶一反常态
地训斥她。她满脸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阴着脸甩着胳膊，不高兴地一低头进
屋了。

我连忙劝解：“小闺女多乖多懂
事，你训她？”

老奶奶问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
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这是有病
啊，最近越来越重了。”

我顿时惊诧了，难道她这张笑脸

都是病态的，假的？
“去年出了那事，街坊邻居就一直

风言风语，路上指指点点，倒也不一定
是恶意，有的还是同情，但就是总在背
后嘀咕。她也大了，懂事了，知道丢人
了，时间长了性格就变了，总是傻傻地
笑。”

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仔细想
着刚才那小姑娘的笑脸，果然是有点
异样。

“后来这事不知道咋传到学校里
了，她的同学也开始议论她，甚至拿
这事开她的玩笑。她气得直哭，学习
成绩差了，尤其是英语落后不少，还
开始生病，不断地头疼、肚子疼，也
没法上课。这次回家，又是因为生病
请假回来的。”

正说着，小姑娘一掀门帘又出来
了。我叫她过来，询问她头疼的症状，
想弄清楚是不是脑神经衰弱之类的，
她马上又是满脸天真的笑容，不断给
你比划着说着，那快乐的表情，好像刚
才奶奶的吵骂，以前恶人的侵害，从未
发生过一样。

她笑得越灿烂，我们就越心疼。
这好像发自内心的笑容，在这个年龄
段的小女孩脸上本来是司空见惯的，
但出现在她脸上，看上去怎么都觉得
有点怪怪的。谁知道这笑容下面，压
抑了她多少痛苦和委屈？她这是在潜
意识中用笑来对付她不知所措的世界
和遭遇。

“其实我们都知道，她的病就是心
病，是那个坏蛋伤害的。她心理压力太
大，她才十三四岁，哪有那么大的承受
能力啊！现在生人和她一搭腔，她就这
样傻笑，我就担心她会……”老人越说
越气愤，越说越难过，终于有点泣不成
声了。

“好像是你们的人给找的心理医
生吧，看看之后也有用，但我们哪有时
间一直往城里跑，连辆电车都没有，还
耽误孩子学习。现在她的身上还有伤，
得经常花钱看病，药费也付不起……”
可能涉及小女孩的隐私，老奶奶欲言
又止。

“家里还有什么人，有其他收入
吗，她爸呢？”我岔开话题说。

“她妈去世得早，留下一对双胞胎
姐妹上学。她叔去年案发后连气带病
死了，媳妇也跑了。现在家里就靠她爸
一个人去外面挣点钱，去年打工忙活
了一年，到年底也没有拿回来一分钱。
家里靠我照顾着三个小闺女和一个老
病号，你看他，什么也干不了，还离不
开药。”我这才看到，旁边一直站着的
小女孩的爷爷，右腿右手抖得厉害，应
该是帕金森综合征。

老奶奶拉我进屋，就着昏暗的日
光看得见，屋里更是不可描述：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具，比现在普通的农村家
庭寒碜得要命。她拿了一张皱巴巴的
纸给我，说：“这是你们上次来的人要
的东西。”我打开看了看，是村委会出

具的一张贫困救助证明。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

家庭本就支离破碎，穷困潦倒，又被人
雪上加霜地踩了一脚。在屋里转了一
圈，这样简陋到极致的陈设，在现在的
农村已经少有。旁边衣着简单的小女
孩，正是嘴馋的年龄，零食、衣服、化妆
品、手机对她们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家里显然满足不了她，也难怪犯罪嫌
疑人 20 元钱就几乎“收买”了她……
我迫切地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来缓解
这个不幸家庭的窘迫，但一时不知道
怎样安慰她，也无法给她许诺更多。这
一刻，我只想尽快离开这里，让忍了很
久的眼泪到无人处去宣泄……

出了门，两个小女孩还在嬉笑地
玩耍，门口还围着几个我们不认识的
人。农村吃饭早，他们中有两人已经端
上了碗，一边吃一边还在津津有味地
说笑。可能看到我们这样的陌生人过
来，就来凑个热闹，想着窥探点什么。
我心里突然特别难受，特别无力。

村干部凑过来说：“这里是她叔
家，她自己家在那边，家里更不像样，
像个垃圾堆，乱得很，还用不用去看
看？”

那几个端着碗的人，明显侧身支
起了耳朵，我便说不用了。老奶奶还
想再说什么，我连忙出手制止，对着
她和小姑娘说：“我们先走了，有什
么事回头再说。好好吃药，让孩子尽
快上学……”

小女孩旋即又仰起了笑脸，甜甜
地笑着，还是那样爽快地答了一声：

“嗯！”我的心头不禁又是一疼。
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让这笑里

不再有阴霾。
（作者单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

察院）

笑 脸
王一心

红彤彤的颜色呼啦啦绽放
农家屋檐下的红灯笼
吹响春暖花开的喇叭

每家的红灯笼都一样明亮
照着每一次回乡的路
每家的红灯笼都一样醒目
联结着父兄姐妹的血脉
红灯笼映照的岁月
坎坷曲折，地久天长

沿红灯笼的光线行走
走得再远也不会迷路
远行的每一次回眸，红灯笼
始终挂在每一处梦里水乡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
民检察院）

红灯笼
梁德荣

检察院的院落很小。
从坐西朝东的办公楼走到大门

口，只有十多步之遥。南北呢，也就是
五六十米的样子。

新检察长到任了，围着院子转了
两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该有
些绿意啊！”

检察蓝们听了，不由心中一怔：
这里地处渤海沿边，地碱水咸。种树，
成活难呐。

第二天，检察长在上班的路上捡
回几块砖头。此后，他每天上班进院
都持砖而入。检察蓝们心领神会：这
是要砌树池啊。大家每天上班，也都

不再空手而来。砖有了，检察蓝们七
手八脚，一中午的时间，在院子南北
各砌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树池。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检察蓝们
惊奇：周一上班时，检察长不知从何
处用编织袋运来一袋子土。

有好事者问：“土从何处来？”
检察长擦把汗：“向北十里城边

上，有座沙丘……”
礼拜天，检察蓝们不约而同直奔沙

丘。布书包、塑料袋、竹篮子全派上用
场。至中午，两个树池子堆满了新土。

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检察长带
着两棵小松树进了院。检察蓝们围过

来，有人摇头：树干仅有大拇指粗，能
种活吗？

培土、浇水，小松树亭亭玉立地
在小院安了家。检察长抽空去了趟花
市，买回两袋营养土，像给孩子喂食
般埋进树池。自此，两棵小松树成为
检察蓝们的新宠：有人从乡下老家为
她带来豆饼渣，让她强筋壮骨；有人
将办公室种花的肥料献出来，给她吃
偏饭；有人进院第一件事是为她松土
除 草 …… 不 经 意 间 ，小 树 伸 直 了 手
臂，吐出新绿。

暑去冬来，春秋交替。小树长出
伞状树冠。松树的坚贞，为检察蓝的

正气和执着平添了几分豪迈；检察蓝
的刚正不阿，给松树成长积蓄着向上
的动力。早晨，提前到岗的检察蓝们
望着她，有轻风吹来，树枝沙沙作响，
像是热情的问候；夜半，检察蓝们合
上案卷走出办公楼，星星挂在树冠
上，像是叮嘱检察蓝们一路平安；外
出办案归来，两棵松树同时向检察蓝
行上庄严的注目礼……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检
察蓝、松柏青、检徽红，一年四季，小
院生机盎然！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
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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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 周文静摄影作品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初秋的午
后，在厦门大学校园里的一条路中
间，有六七个人围着一位哭泣的女
人在轻声劝说。看见这一幕的学者
吴先宁先生了解到，前几天一位刚
入 学 的 新 生 去 海 里 游 泳 ， 不 幸 溺
亡 ， 这 个 哭 泣 的 女 人 就 是 他 妈 妈 。
接着我要引用吴先生的文章——

她 的 悲 伤 像 寒 气 一 样 掠 过 我 ，
我心里也不禁一阵难过。……母亲
丧子，其痛如此。

我不忍心看下去……转身走开
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

头：人不能轻易言死。
从 哲 学 形 而 上 学 的 层 面 来 看 ，

人活着的意义始终是有疑问的。宇
宙事物生灭不息，人的生死与万物
原无不同，客观上说并不存在特别
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被建
构 的 ， 被 赋 予 的 。 因 此 ， 如 何 建
构、如何赋予就有了关键的重要性。

人为什么不能轻易言死？换句
话说人为什么要坚持活着？答案特
别简单，为了他的亲人，为了他最
亲近的人。对其自身而言，一个人
多 活 或 少 活 二 三 十 年、 三 四 十 年 ，

其 实 并 无 多 大 差 别 。 那 个 二 三 十
年、三四十年，对我们绝大多数人
来说，只不过是量的堆积和延伸而
已 。 但 他 如 果 少 年 夭 亡 或 中 道 弃
世，那给他的亲人、他的最亲近的
人带来的伤痛悲哀又将如何？这个
母亲就是最真切的例子。

吴 先 生 说 得 可 真 好 。 人 活 着 ，
不就是为了让最亲爱的人高兴，不
让他们为自己悲伤么？

我 则 是 联 想 到 ， 其 实 母 亲 也
不 是 这 么 好 当 的 。 尽 管 无 论 用 多
么 美 好 的 词 语 来 赞 美 母 亲 ， 都 不

过分，但母亲也是社会中人，很多
母亲除了希望孩子健康，更希望孩
子能当官，能发财。某些人最初也
是为了母亲的微笑，努力工作、努
力挣钱。后来，有些人被功利心和
贪欲异化，发财后成了连自己都厌
恶的坏蛋，有些人则是当官当到监
狱里去了。我们经常在案例报道中
看 到 ， 他 “ 八 十 岁 的 母 亲 老 泪 纵
横”。

大 道 多 歧 ， 人 生 实 难 。 多 保
重，多精进。

（作者单位：检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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